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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对于一些无药可医的病症，医生

很可能会为患者开一些并无实质疗

效的安慰剂，以期让患者通过“想象”

发生一些“治疗”作用，减轻患者的病

痛。

在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版

《劳动合同法》中，关于“临时工”享有

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

利的规定，对于解决劳务派遣工受到

工资和福利“歧视”问题，更像是解决

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安慰剂。

从“临时工”的分布来看，大量的

“临时工”主要是集中在国有企业、事

业、机关类单位，尤其是在石油、化

工、电信、金融、银行、航空、铁路等系

统最为严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

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而民营

企业中极少有“临时工”。造成这一现

象的根本原因是央企非市场化薪酬

和民企市场化薪酬之间有着巨大的

“剪刀差”。

众所周知，央企的“正式工”所获

得的报酬是远高于其市场价值的超

额报酬。现实中，以央企为代表的用

工单位，在体制上已经从市场中分割

和游离出来，享受着以其超市场地位

所带来的超额利益。从这个角度讲，

央企“临时工”和“正式工”不能同工

同酬，不是其“临时工”的报酬太低

了，而是其“正式工”的报酬太高了。

所以从劳动报酬公平的原则上讲，应

当是把其“正式工”的劳动报酬降下

来，而不是把“临时工”的工资涨上

去。

造成央企内部工资分配二元结

构的基础是央企和市场化企业的二

元结构。“临时工”问题只是因为分配

不公表现在一个企业内部而显性化、

突出化了，更本质的问题是由于非市

场化企业的存在，造成了整个社会在

薪酬分配层面形成严重的二元结构。

客观上看，央企“临时工”拿到的工资

才是其真正的市场价值，如果不是这

样，那么，大量的央企“临时工”一定

会选择用脚投票，到市场上寻求其他

工作机会，而不是呆在央企内部寻求

报酬“公平”。

作为调整全国范围内劳动关系

的法律，从本质讲，其所关心不应当

是具体某一类单位内部的分配公平，

而应当是全国范围内更普遍的劳动

收益公平。也就是说，不能单纯关注

和调节一个单位内要实现同工同酬，

而是要着眼于整个劳动力市场上实

现同工同酬。从逻辑上讲，真正的劳

动收益公平应当是在劳动者能力禀

赋相同、劳动强度相同、劳动风险和

危害相同、劳动时间相同的情况下，

能够拿到同样的劳动报酬，而实现这

个目标的大前提是劳动力资源配置

的高度市场化。

在央企用工没有市场化，依然割

裂于市场之外的前提下，新修订的

《劳动合同法》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

实现央企内部劳动分配公平，是违背

企业用工和薪酬市场化方向的。其结

果会导致一些新问题的产生。

首先，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央企

在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会

把大部分原来由企业内部“临时工”所

承担的工作，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交

由相应专业公司来做，以规避法律风

险。比如把保洁工作承包给保洁公司，

轻松把新法的效力化于无形。而要实

现同酬，也要先实现同工。而现实情况

是，比如保洁、保安等工作，可能根本

就没有“正式工”在做，因此也就无法

作为“同酬”的参考指标。

其二，对于个别央企高管来说，

这是安排自己相关利益人员的好机

会。由于央企的超高薪酬，央企用工

已经形成了内部“繁殖”的态势，内部

关系盘根错节。只是因为严格的指数

限制，才没有更多的裙带关系进入央

企。新法从某种意义上等于为央企进

人开了口子，更多“官二代”、“富二

代”会靠“拼爹”进入企业。

其三，如果个别央企依照这个法

律行事，不是降低“正式工”工资而是

提高“临时工”工资，显然会大幅度增

加用工成本，在其成本偏高竞争力已

经很差的前提下，这无异于让其自

杀。

央企内部“临时工”和“正式工”

的薪酬差距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的

真实原因是央企用工和薪酬非市场

化的体制性问题。破解这个难题的现

实路径是允许央企大量地使用“临时

工”，以此逐步降低“正式工”的比例，

直至央企中“正式工”不再存在，才能

实现央企市场化的和平演进。

如果是由于新法实施导致央企

“正式工”大幅度增加，相应加大了央

企用工市场化的成本和难度，用安慰

剂去治体制病，岂不会贻误央企非市

场化顽疾的治疗？

丁是钉

同工同酬只是安慰剂，难治体制病

6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

报告》提出，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

小城市落户限制。这是中国第一次明

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也是 2013年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目前，中国城乡有别的二元化户

籍制度，已经成为阻碍城镇化进程的

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参与城市建设的

主体的身份不明确，城镇化工作就难

以顺利开展。因此，全面放开小城镇、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逐步放宽大城市

等的落户条件，降低城市户籍门槛，将

成为城镇化建设顺利开展的重要保

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根据地域

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划分为农业户

口和非农业户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二元户籍制度。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

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这种制度造成

的发展局限和弊端也日益明显。从社

会学角度看，一个社会要有可上可下

的人口流动，才不会变成僵化的社会

结构。我国的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流

动时不仅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

动，同时也限制了城市居民的流动性，

这对于我国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和

人才市场非常不利。

同时，因户籍差异而造成的待遇

差别也颇具争议。户籍像标签一样划

分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并和公民切身

利益相关联，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

“城市特权”，进而直接或间接地拉大

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这

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造成了城乡收

入分配不均，所以加剧了城乡割裂，造

成社会分化。

以上弊端决定了城镇化必先从破

解户籍差别入手。眼下，城镇户籍制度

放宽已经向前迈出了第一步，但还未

完全“松绑”。这一步迈出之后，还有很

多路要走。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城

镇化绝对不是单纯的户口的城镇化，

不是将所有农民都转为城镇居民。特

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镇户口在

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些优越性已经完全

没有了。一纸城镇户口，并无法解决人

的生存与生活问题，更无法保证幸福

感和中国梦的实现，在户籍制度放宽

的情况下，还必须打破落户壁垒。

农民进城后，最担心的是什么？是

子女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问题，是与

社会保障有关的种种权益。只有保证

公民在迁徙后享有的权利平等，才能

真正做到城乡居民的地位平等。均化

公共服务是改革的一个难点，它不能

通过政策直接“一刀切”，要通过循序

渐进地引导来减少矛盾。实现这个过

程比放开户籍更难，由“高门槛，一次

性”到“低门槛，渐进式”获得权益，恐

怕不是三年五年的事。

农民成为城镇居民之后，他们的

生活与保障性服务也要跟上，首先要

解决他们的住房、就业问题，要避免农

民转为城镇居民之后，失去住房和生

活来源。同时，也要加强教育投入，解

决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要进一步完

善医疗、养老、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体

系，让他们病有所治、老有所养。这些

不仅是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政府需

要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显然，放开户籍限制，只是城镇化

的第一步，而且只是一小步，接下来还

面临着户籍放开后的种种难题。让农

民进城梦变成现实，过上美丽生活，还

有很长路要走，我们不必高兴过早。

放宽户籍制度仅仅是城镇化的第一步
邢滋沂

来论

（上接第二版）

差钱的是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从投资数据上

看，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上半年拉动投资的主

要动力。前五个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为 20.6%，比去年同期

高两个百分点。而代表生产类企业增长的工业投资增速

却在不断走低。有些银行宁愿追着城投公司贷款，都不愿

意给生产类的企业贷款。目前实体经济不振，很多企业效

益也不好，还不如将钱投给城投公司，因为这可以算是准政

府债务，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危险的是，这些领域的信贷风险正在积聚。地方政府和

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在最近几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中都出现了

大幅的攀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周货币市场的动荡可能

是未来几年金融体系动荡的开始而非结束。

一场中国式“钱荒”仍未散去，如果坚持增量投资刺激

的思路，中国的“雷曼时刻”一定会到来。

盘活货币存量救企业的新政

回顾近月来的变化，可以凸现一条思路。

6 月 1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这实际是“李克强经济学”的

货币思路初现端倪。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克强对于“存量”的提法公开的

就至少已有 3次。在此之前，他还分别在 5 月 13日的国务

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和 6 月 8 日的环渤海

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

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并称“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

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总理盘活存量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控制总量增长速

度，另一方面是要把原来在金融体系里自循环的货币通过

一些载体输送到实体经济里。显然，决策当局的这一提法，

意识到了金融与实体密不可分的关系，是看到了本质，抓

准了问题。

也许是李克强总理看到，中国货币存量的规模很大。当

朱镕基总理于 1998年 3 月就任时，货币余额仅有 9.2 万亿

元；至五年后的 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任时，此数字已经突

破 20 万亿元大关。随后的短短两年中，M2 余额就接近 30

万亿元。而后一个个整数关口就被轻而易举地突破，至今

年 5月达到了 104万亿元！

也许是李克强总理看到，这些钱所带动经济增长的边

际效应却很低，存量债务规模庞大，落后产能仍在逆势开

工，资金被无效消耗，或干脆停留在偿债环节。

可是，究竟何为真正意义上的存量？又该通过什么手段

才能将其盘活？想要得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正是中央政府

眼下该做的事。

简单地说，“盘活存量”，要“有保有压，有控有扶”。控

和压，就是严格控制不再增加新的贷款，收回来的资金要

压住不再投放出去，而对于要保、要扶的，还是要继续增加

贷款，这就实现了结构调整。

国务院的用意正是力图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

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科技型企业、保障房、经济适用

房、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等，被一些银行业界人士认为

是信贷结构调整后的投向，对科技型企业和现代服务业的

支持，恢复经济结构平衡，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

理解决策层“盘活存量”这步棋的用心与决心，从银

行、投资机构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商务部、国资

委等有关部门都在等待决策层的下一步动作，准备自己的

下一步。

据悉，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讨论

稿，将在各部委征求意见后，以国务院名义在近期下发，国

新办也会为此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

两条发展道路的抉择

李克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至今已经 100多天，在今年

经济增速下滑几成定局的严峻形势下，市场一直未见政府出

台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有些人就觉得他在应对经济问题上

的动静不大。实际上，100天的经济新政框架已经形成，这就

是“紧货币，松市场，转实体”。就是管好政府自己，管好央行，

放开对民企和市场的管制，引导投资转向实体经济。

李克强总理前阵说，“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

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

和风险。”这就是充分认识到了短期刺激政策不但不能解

决问题，而且本身就是问题。所以不再搞刺激政策，本身就

是在解决大问题。对待“钱荒”不肯“放水”，本身就是大动

静。

到底是 2008 年的危机更可怕还是后来政府的过度财

政货币刺激政策更可怕？是危机本身更可怕还是不正当的

救市更可怕？是该说清楚的时候了。立足长远，就要货币纪

律加市场自由双管齐下，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起

来，用改革红利替代货币幻觉，中国新一轮可持续繁荣就

指日可待。

五年来，围绕在政府与银行周围的主流力量是“救市

派”，总是呼吁开闸放水，以缓解流动性紧张的矛盾。前阵

子“钱荒”到了，这种舆论极其强大。这些人不少是楼市、股

市中的“弄潮人”。他们一味地忽视社会舆论，忽视企业的

生存状态，更忽视了新的政策迹象，总是维护旧的决策思

路。

进入七月份，国务院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将是一场抉

择的转折点。“钱荒”风波将被政策导向何方，中国实体经

济在这种货币存量改革中能得到多大益处，命运攸关，万

众瞩目。

中国救赎实体经济的道路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数千万

企业与银行都在期待着。

莫让企业沦为地方增收“待宰羔羊”

孟书强

近日，曾经创造了经济飞奔神

话，一度被称为“北方小香港”的鄂尔

多斯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

过，这一次引人关注的不再是让无数

人羡慕嫉妒恨的财富传奇，而是因为

当地的“财政恐慌”。

这座依靠“羊、煤、土、气”等资源

优势，GDP总量一度成为西北第一，人

均 GDP 超过香港的西部新兴城市似

乎正在陷入萧瑟的寒冬之中。数据显

示，近年来财政收入规模一直稳居内

蒙古第一位的鄂尔多斯，今年 1—5

月份财政收入均为负增长，增速在内

蒙古垫底。

据媒体报道，由于鄂尔多斯财政

收入形势严峻，已经引起区、市两级

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担忧。上月中旬内

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相关领导专门就

此奔赴鄂尔多斯调研，分析影响财政

收入的因素，并探讨可能的财政增收

路径。

然而，这些与增收有关的对策不

禁让人有些担忧，让人怀疑地方政府

部门是否开错了药。据悉，当地财政

局官员向媒体介绍称，目前该地财政

增收，主要是从过去“跑冒滴漏”的税

收欠款中挖掘潜力。按照地方政府部

门的逻辑，有钱的时候可以对企业拖

欠税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政府

都缺钱了，怎么还能允许企业拖欠税

款？事实上，不少地方政府长期以来

就是这么做的：平常企业想拖欠税款

就拖欠点，一旦财政吃紧，企业就成

了政府的“待宰羔羊”。

去年年中，因为难以承受“清理欠

税”的压力，中小企业叫苦不迭的情景

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彼时，部分地方政

府因为土地财政断炊，经济下行压力

不断加大，财政收入告急。为了确保财

政增收，一些政府部门就把目光转向

了企业往年的欠税和一些原本可收可

不收的“弹性空间”。在重重压力之下，

一些本就负担极重的中小微企业不得

已选择注销营业执照，以逃避各种税

费的方式运营。另外一些中小微企业

则直指政府“清理欠税”和征收过头税

成为压倒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此次被鄂尔多斯市作为

主要清欠对象的煤炭支柱产业，今年

的日子并不比上述中小企业的日子

好过。去年以来，全国煤炭市场一直

处在低迷状态。一方面煤炭的销量上

不去，另一方面是价格太低。受市场

因素影响，鄂尔多斯市有 21%的地方

煤矿已经停产。多位鄂尔多斯当地的

中小煤炭企业负责人向媒体反映，依

照目前的市场行情，鄂尔多斯的煤炭

价格已经跌到了当地企业生产成本

的边缘，甚至粉煤价格出现了倒挂的

情况，企业只有通过减产，才能减少

不必要的生产费用和损失，此时不减

产，就意味着亏损。没有减产的企业

也是挣扎在成本线上，减产只是时间

问题。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政府的

清欠措施会不会成为压倒这些煤炭

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又到了年中的敏感时刻，不

少地方又开始为完成上半年收支预

算“双过半”的目标开始忙碌起来。这

时候我们尤其需要警惕，要防止中小

企业因被突击征税而濒临破产。毕

竟，如果这些企业都没有了，政府税

收就真的成了无米之炊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由

于经济增速放缓，全国相当多地区的

财政收入目标未达到年度预期，仅从

前 5 个月地方财政收支来看，如果不

算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少地

方出现了较大的收不抵支的情况。其

中内蒙古、陕西、河南、辽宁等地均表

现明显。部分地区财政收入甚至接近

于零增长。

对此，各地已经开始加强税收征

管力度。以内蒙古为例，内蒙古财政

厅在 5月上中旬组成 10 个组，督促

各地确保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的目标任务。5 月 24日，内蒙古财政

厅办公会议，再次明确要求努力实现

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5 月份内蒙

古政府办公厅还转发了《关于狠抓财

政增收节支有关事宜的通知》。

地方政府部门的急迫心情可见

一斑。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政府部

门必须更多考虑“加强税收征管力

度”所带来的后果。事实证明，在政府

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时候，往往也是

企业日子最艰难的时候。作为公共服

务提供者的政府部门，如果没有能力

去拉它们一把的话，至少不应该成为

把它们推下悬崖的罪魁祸首。殷鉴不

远，愿相关政府部门深思。

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

总理坦承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

民，造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地方财政趋紧之

后，是自己过紧日子，给企业更多生

长空间，还是把企业当做“待宰羔

羊”，不管不顾对其予取予夺，竭泽而

渔？这个选择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

更关乎中国的未来。

事实证明，在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时候，往往也是企业日子最艰难的时候。
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部门，如果没有能力去拉它们一把的话，至少不应该成

为把它们推下悬崖的罪魁祸首。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版《劳动合同法》规定，“临时工”
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 从“钱荒”读懂中央政府

救赎实体经济的意图


